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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黄荆凉粉

臭黄荆凉粉，老家乡下叫黄荆凉粉。
因为用臭黄荆制作的凉粉，实际上吃起来
并不臭，而且还清凉爽口，自带一种天然的
黄荆味道，人们自然地就把“臭”字给去掉
了。

在乡村，每年初夏是制作臭黄荆凉粉
的最佳时机。那些年，人们制作臭黄荆凉
粉，都是沿用的传统加工方式，把采摘回来
的“臭黄荆”叶子，剔除叶片中的骨梗和腐
叶，用水清洗后沥干，盛于瓦钵中。将锅里
烧沸的开水淋在叶子上，用一个小木棍快
速地搅拌，使黄荆叶“溶化”成墨绿色的汁
液，随后加入用干柏树叶或者稻草烧灰做
的卤水点卤，用木棒轻轻地搅拌均匀，接着
用细密的筲箕过滤掉叶渣，再将过滤出的
汁液用纱布再过滤一遍，最后倒入一个抹
了油的铁盆内，加入凉水冷却成形，一盆黄
荆凉粉就做好了。冷却后的黄荆凉粉细滑
如缎，色泽翠绿，口感清爽。在食用前，用
刀将凉粉划成合适的小条状，并根据自己
的口味拌入盐、姜、油、葱、蒜，以及辣椒等
调味料，现拌现吃，口味奇特，口感舒适。

儿时，每当夏季来临，我们一帮小孩便
会到山坡野地去找寻臭黄荆叶。然而，老
家乡下属浅丘地貌，臭黄荆树一般都生长
在高坎上或悬崖边，采摘臭黄荆树叶，有跌
倒摔伤的危险，小伙伴们就手拉着手俯卧
在悬崖边上，将臭黄荆叶采摘下来。拿回
家后，母亲便利用中午收工在家煮饭的间
隙，把黄荆凉粉做出来，拌上油盐和蒜泥，
让一家人食用，也算是享享口福，改善一下
生活了。

可以这样说，臭黄荆凉粉吃起来别有
一番风味，细滑如水，入口即化，相比豌豆
淀粉和红薯淀粉搅出来的凉粉，不仅吃起
来嫩滑得多，凉性更足，而且还具有生津止
渴开胃的功效，是其它豆类凉粉不可比拟
的。

如今，乡村做臭黄荆凉粉的人少了。

每年的夏季来临，我都会有意
或无意地去菜市场搜寻，如果
有臭黄荆凉粉卖，我无论如何
也要买几块回家拌着吃。只
是佐料调味虽比那些年丰富
得多，却总是吃不出当年那种
味儿来。

红苕食品系列

在川东一带，红苕是夏季
旱地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每
当农历的九十月份红苕成熟
之时，生产队就会将当天挖的
鲜红苕按人平分到各户。那
时，家家都在屋内挖了一个苕窖，我们把它
叫着“苕坑”，上面用木板盖住能保温。但
由于没有浸保鲜剂，时间久了，贮藏在苕坑
里的红苕就会烂掉。为了减少损失，母亲
会抽一早一晚，将红苕从苕坑内拣出来淘
洗干净，切成片或剁成颗粒，然后放在太阳
底下晒干，作为一家人一日三餐的辅助食
物。

一般来说，母亲会把洗净的红苕切成
片，均匀地铺在竹笆折上，如遇大太阳便把
笆折抬到地坝头或山梁上，在地上放两根
长板凳，把竹笆折搁在板凳上晾晒；有时也
会把红苕切成条、斩成颗粒，在院坝里铺一
张旧塑料薄膜晾晒。待晾晒干后，便装进
一个有盖子的瓦缸里封实，以防漏气返
潮。当秋黄不接的三四月份到来时，母亲
便从瓦缸里倒出一些苕片或苕颗颗，放到
石斗窝或石磨上揣细磨烂成粉，用来搅红
苕面糊，做成红苕面汤泡。虽然没有大米
麦面做的东西好吃，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
能有这些东西吃，也算是不错的了。

那些年的小孩根本没有什么零食可
吃，母亲便会选择品种好的“南瓜苕”，放在
锅内蒸熟后，划破切成条铺在竹笆折上晾
晒，我们把它叫着“苕果”。苕果可以晒干
了就吃，也可以与糯玉粒混合一起炒成“包
谷泡苕果”，不但平时当作零食充饥，如遇

家里来了客人，还可以上桌作为大人们的
下酒菜。假若走人户去了某个亲戚家，如
果有包谷泡苕果吃，也算是体面的待客之
道了。

而用红苕做出来的食物最受欢迎的，
当属红苕芡粉了。父亲把挖回来的鲜红苕
放水里洗干净后，用挑水的木桶装上满满
两桶，挑到大队的米面加工房，用柴油打粉
机打成苕浆挑回家，母亲便在屋梁上穿一
根绳子，把“摇浆”绑在绳子上，套上过滤的
纱布帕，下面放一个瓦钵子，将苕浆舀进摇
浆内，边掺清水边摇动摇浆过滤，直至从摇
浆流下的水变清澈为止。

当红苕里的淀粉全部沉淀之后，母亲
便会用木瓢舀干瓦钵里的水，用刀削去表
皮上的黄粉，从瓦钵内把淀粉取出来，掰成
小块铺在垫有布的竹笆折上，抬到太阳底
下晒干。不得不说，晒干的红苕粉颜色白
漂，手感细滑，用锅炕出来的“母狗皮”不仅
可以拌肥肉炒着吃，而且还是逢年过节做
酥肉、丸子的主要原料。

而今，川东一带的农村依然沿袭着种
红苕的习惯，但几十年来，由于红苕品种的
更新换代，如今无论做出来的苕片、苕粒、
苕果，乃至于打出来的淀粉，以及用它们做
出来的各种食物，总感觉没有当年的吃起
香甜。

渐行渐远的川东乡村美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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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每年的正月初二，川东北一带的
院子外边就会响起敲锣打鼓的声音。乡亲
们都晓得，耍狮子的来了，于是，一个二个
都拱出来，看稀奇看热闹，看狮子挨家挨户
拜年。

乡亲把耍狮子的团队叫狮灯，一个团
队大约十个人左右。

打前站的负责在主人家的门框上贴贺
卡，贺卡是一张手掌大小的红纸，上面非专
业地印着财神爷的像，左下角或右下角写
有所属狮灯的名字，比如我们村里的狮灯
就写上“石峡狮灯拜”。

第二个人提一只或者两只小小的红灯
笼，以示庆贺，背上背一个不大不小的背
篼，里面装的是纤子鞭炮（一种响数较少，
威力不大的鞭炮）和拜年收获的香烟等杂
七杂八的东西。贺卡贴好之后，打前站那
个人就会燃放一挂鞭炮，表示狮子要来这
一家拜年了。

第三个人就是笑和尚，头戴一顶弥勒
佛模样的头罩，手上拿了一把扫尽玉宇万
里埃的拂尘，时不时挥舞着，狮子会在他的
引导下完成各项动作。有时候，笑和尚会
思想开个小差，看到顽皮的小孩子，会用吊
儿郎当的动作吓唬吓唬，遇到秀色可餐的
少妇，会流连踟蹰，或绕上一圈，打个望，众
人自是一片嘻笑声。

跟在笑和尚后头的便是团队的主角
——拜年狮子了。拜年狮子的皮一般由黄
色打底带点其他色的细碎花纹的棉布做
成，狮头当然赶不上现在广东醒狮队的狮

头那样精致逼真，只是大概像个狮头而已，
背上从头到尾有一条圆圆滚滚的小黑布
条，乃是狮子的背脊。狮头狮尾一般都由
年轻人来干，因为这是力气活，耍狮头的人
偶尔还可以或弯腰或站立自由切换一下，
耍狮尾的人一直匍匐着，很是辛苦。

最后面的就是几个敲锣打鼓的，节奏
轻松明快，极尽喜庆。锣鼓声中，笑和尚把
蹦蹦跳跳的狮子领进了主人家的堂屋，先
在堂屋里转两圈，然后在笑和尚的指挥下，
头对着里屋，尾对着大门趴着稍事休息。

只见笑和尚拂尘一挥，全场鸦雀无
声。他取下头罩，吼了起来，大体都是“一
间屋儿四四方，主人家的银子用箩篼装”

“一张桌子四个角，子子孙孙考大学”之类
的吉言，话音一落，锣鼓又响了起来。笑和
尚再将拂尘一挥，狮子就倒着退出来，以示
对主人家的尊重。

随后，主人家会给笑和尚一两块钱或
两包烟。遇到笑和尚和主人家比较熟悉
的，主人家给了钱或烟之后，笑和尚赖着不
走，狮子也不走了，要主人家添寿添财，外
头锣鼓起哄似的敲得更响了，主人家这时
一般都会笑着再拿些财物给他们。接下来
就是扫圈，就是给猪圈驱邪气赶霉运，祈佑
猪儿肯吃会长不生病，差不多就是头一个
场景的复制。只不过笑和尚吼的是“狮子
背上一条黑，你屋头猪儿日长千斤夜长八
百”，当然，主人家又是要给钱或给烟的。
扫圈这一项，用今天的话说叫非必选题，那
些年大家生活都紧张，也有扫圈也有不扫

圈的。
也有爱热闹的人摆谜语给狮灯猜，奖

品是一条烟。记得一家外村的狮灯在我们
院子里就遭遇了一次，具体摆的什么灯谜
我忘了，他们左猜右猜上猜下猜，看了又
看，猜了又猜，却还是猜不出来，就有点尴
尬了。这时我父亲出来打圆场了，他当时
是村支部书记，他说：“好了好了，猜不出来
就算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领头的那个
人赶忙说：“胡书记说得好，友谊第一，有二
第二。”他一激动，说快了，把比赛第二说成
了有二第二。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
依然忍俊不禁。

狮灯拜年，农村还不是他们的重点，他
们的花花肠子主要放在乡场上甚至县城
里，那些地方摆摊的多，门市多，很多人好
面子，出手也大方，给少了不好意思。一般
到正月十五，狮灯拜年也就结束了。团队
里就开始分钱分烟，一个春节下来，每个人
要分好几大百呢。不抽烟的人分了烟之
后，就低价转卖给小卖部。

后来狮灯开始没落，主要是狮灯把赚
钱当成了唯一目的，再没有其他娱乐技
艺。还有就是受外出打工潮的影响，多数
精壮劳力转移到其他阵地，狮灯团队后继
乏人，尽是些老弱病残，甚至有十二三岁的
童子军，一看就给人一种临时拼凑的感觉，
以至于有的人一听到耍狮子的锣鼓声，就
赶紧把门关了，手儿抄起跟到看热闹。狮
灯的热屁股遇到冷板凳，也只能徒喊无奈，
悻悻而去。

狮子拜年
□胡兆兵

臭黄刑凉粉


